
 
六祖圖像與壇經版本  
◎陳清香 
 
  
 
 
 
 
    有關六祖的圖像，大約自宋代以後，逐漸登場。由於禪法興盛，為了追溯

源流，尋根念祖，以建立法統，遂流行圖畫祖師肖像，稱之為頂相。頂像畫被表

現得最普遍者，是為自天竺東來的初祖菩提達摩，其次便是六祖惠能，另有自初

祖以下六代祖師的頂相，或生平弘法事蹟廣傳者。本刊上期所介紹的梁楷畫六祖

破經圖、六祖截竹圖，便屬事蹟。相類似的題材與畫風者，尚有傳直翁的「六祖

挾擔圖」，畫中以淡墨簡筆，勾勒出六祖綁著頭巾，擔著長竿，率性、自然的形

影，畫上端有偃溪黃聞的題讚曰：  
 
住冷泉        黃聞 贊  
 
知柴落在誰家  
心知應無所著  
目前歸路無家  
擔子全肩荷負（見插圖一）  
 
 
 
  全圖構圖簡潔，題款書法瀟灑，立意充滿了禪趣。  
 
  到了明代，浙派大師戴進曾畫「達摩六代祖師像卷」，為絹本設色畫，縱三

三‧八公分，橫二一九‧五公分，現藏遼寧省博物館。畫中呈現橫長卷軸式的水

墨畫，自右至左分別畫出初祖達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

六祖惠能等六組人物群。每組人物群之間，各以岩石、瀑布、泉水、小徑、蒼松、

翠柏、雲霧等相連，以營運出深具禪定、超然物外，而又能導化眾生、破迷啟悟

的祖師風範。  
 
  其中第六組為六祖，六祖坐在木製靠背扶手墊腳的高廣禪椅上，身左旁為兩

棵碩壯高古的巨大松樹，冷硬的枯枝橫伸倒立於山澗間。六祖面容為高額突頂，

長眉瞠目，身上斜披水田衣，偏袒右肩及右臂。身前一位頭戴斗笠，肩披肩巾，



身著長袍的行者，正向前請益佛法。  
 
 
 
  六祖身之右側地上有兩位小童，一坐地，正起灶燒材，一站立，雙手正打水

桶添水，二童造形天真，饒有生活趣味感。畫幅上端暈染出遠處山巒起伏，平添

無限深遠空間。  
 
  通幅人物造形精確，個性鮮明，衣紋以鐵線描與蘭葉描勾勒而成，清新暢達，

是繼承了唐宋以下工整細緻的人物畫風，古樸而韻味無窮。  
 
  本幅下款署「西湖靜庵普順居士寫」，尾端有祝允明、唐寅、曹勛、曹溶的

題詞，其中唐寅長題六祖事蹟，格外受矚目。  
 
  有關六祖壇經的版本，上期本欄曾舉出今日最流行的是元代至元二十八年改

編的宗寶本，也就是將全書分成行由品等十品者，此版本流行了七百餘年，但卻

不是最古老最接近六祖時代者。因此最近學界又開始討論壇經的版本，進而主張

應以最接近惠能時代的本子來取代宗寶本。  
 
  壇經在二十世紀以前，便有唐代的敦煌本、宋代的惠昕本和契嵩本、元代的

德異本與宗寶本。其中惠昕本在日本又有興聖寺本、大乘寺本、真福寺本、金山

天寧寺本之分。但在二十世紀之後，便又發現了兩種敦煌寫本的壇經，其內容卻

有很大的差異。  
 
   敦煌寫本的壇經，最早是日本的矢吹慶輝教授於一九二三年，二度到大英

博物館所發現的，原件原藏敦煌石室，斯坦因（A.Stein）於一九○七年前後赴敦

煌時，自道士王圓籙手中取得，編號 S-5475 號，因此便稱為敦煌本。 
 
  其次有：任子宜先生於一九三五年四月八日，在敦煌千佛山上寺又發現壇經

寫本，一九四七年向達曾撰文介紹此本。一九八六年北京周紹良教授更發現藏在

敦煌市博物館，編號為 077 號的寫本，此本字跡較為工整清晰，通稱敦博本。  
 
  北京的楊曾文教授曾將敦煌本與敦博本作了一番仔細的校對，發現後者的優

點，除了字跡工整外，並有三行 68 字，是前者所漏寫的。楊教授的校對稿於一

九九三年以「敦博本壇經及其學術價值」為題，正式出版。  
 
  其後台灣的林光明先生將楊教授的敦博本校稿文譯成英文，歷經十年的歲

月，終於編集成冊，並於二○○四年出版。而曾經多次獲得慧炬獎學金的黃連忠



教授也完成「敦博本六祖壇經校釋」一書。並於二○○六年五月八日出版。  
 
  黃教授緊接著於同年同月的十四日在現代佛教學會所舉辦的「佛教史與佛教

藝術：明復法師圓寂一週年記念研討會」上，宣讀了大作「敦博本六祖壇經文獻

學考察及其學術價值的再衡定」一文，文中指出楊曾文教授大作的四項成果，肯

定其金石不朽之功，但也指出四項猶待檢討之處，尤其指出楊文計算敦博本全文

的字數與實際有出入，所謂「漏抄三行 68 字」之說，事實上應為「五段 98 字」。  
 
  黃教授又總結潘重規、榮新江、鄧文寬等諸教授對壇經的看法，而提出敦博

本的學術價值數點，特別認為敦博本壇經保存壇經早期的結構，而非如宋元以下

的惠昕本、宗寶本等，是經改動與增修，乖離原來旨意的。例如惠能作的偈子在

惠昕本、宗寶本為「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來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但

敦博本卻作「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佛性常清，何處有塵埃」。以禪學思

想的精確性，敦博本的用字遣詞，是較接近惠能思想的原貌。  
 
  但敦煌本或敦博本，未問世以前，宗寶本確是一枝獨秀的。如去年十一月十

八日在埔里中台禪寺所舉辦的佛教文物展中，有一件高 198 公分寬 70 公分深 18
公分，以「金剛經碑」為題的高大石碑，也赫然的聳立在展覽室內。此碑碑額半

圓形，額首刻雙龍纏繞圖雙幅，碑額正中陽面刻「南無阿彌陀佛」六字，碑身刻

金剛經文，碑陰額首為線刻佛說法圖，碑身刻了 14 行「六祖壇經」經文，自首

行「童子引至偈前禮拜……」起，第四行曰：  
 
  言惠能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來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末行曰：  
  祖曰：汝作此偈，未見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見解。  
 
 
 
 
  此碑的書法字體相當工整秀麗，但很明顯的，經文是以宗寶本為版本的經文

內容，而不是敦煌本或敦博本的經文。此亦可證明宗寶本確實是流行了至少七百

年之久。  
 
  若再細細比對敦博本與宗寶本的內容，不難發現其中的差異，確實不小。敦

博本全本字數為 11,811 字，由於日本鈴木大拙曾於一九三四年出版其校對的敦

煌本壇經並將之分段為 57 節，敦博本亦襲用之。而宗寶本卻長達 20,024 字，被

分段為十品。敦博本的內容主題，大約鎖定在「說摩訶般若波羅密法」與「授無

相戒」兩點上，此二點惠昕本是有保留，但契嵩本卻無「授無相戒」的情節，但



保留「說摩訶般若波羅密法」的文字。但到了元代的宗寶本則兩個主題全然不見，

可知宗寶本確實是較遠離六祖的思想。  
 
  不過敦博本與宗寶本經義相同者仍多，如依敦博本第 28 節「持金剛經即見

性入般若三昧」，經文曰：  
 
   「善知識，若欲入甚深心法界，入般若三昧者，直須修般若波羅密行，但

持金剛般若波羅密經一卷，即得見性入般若三昧，………此是最上乘法，為大智

上根人說；小根智人若聞法，心不生信，何以故？譬如大龍，若下大雨，雨於閻

浮提，城邑聚落，悉皆漂流，如漂草葉，若下大雨，雨於大海，不增不減。若大

乘者，聞說金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若之智，自用智慧觀照，不假文

字。譬如其水，不從天有，元是龍王於江海中將身引此水，令一切眾生，一切草

木，一切有情無情，悉皆蒙潤。諸水眾流，卻入大海，海納眾水，合為一體，眾

生本性般若之智，亦復如是。 
 
  「小根之人，聞說此頓教，猶如大地草木，根性自小者，若被大雨一沃，速

皆自倒，不能增長，小根之人，亦復如是。」  
 
   此段經文亦載於宗寶本的般若品中，只是文字有所出入。封底所載，為吳

仁華根據此段經文意涵所創作的數位繪畫，以表大智上根之人聽聞金剛經，很快

便見性悟道，深入般若三昧。就如下大雨時，大根大樹，蒙受滋潤一般。但小根

小草，大雨一沖刷，只會被沖倒，就如小根器的人，聽聞經語，並不能增長一般。

畫中取景為景美溪畔，常聞梵音宣流，饒有禪意。  
 
 
 
 
  又如敦博本第 43 節經文曰：  
 
   「智常問和尚曰：佛說三乘，又言最上乘，弟子不解，望為教示。惠能大

師曰：汝自身心見，莫著外法相，元無四乘法，人心量四等，法有四乘，見聞讀

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行是大乘，萬法盡通，萬行俱備，一切不離，

但離法相，作無所得，是最上乘。最上乘是最上行義，不在口諍，汝須自修，莫

問吾也。」  
這段經文的意涵，同樣的也以有所出入的文字，登錄於宗寶本的第七機緣品中。  
 
  惠能大師解說了智常的問題，依人的根器分四等，佛法也有四乘，四乘就如

同四種交通工具，從凡夫的境地，載乘著，經先後不同的時間，而到達佛的境地。  



 
  本期封面吳仁華所畫的「佛說三乘法」，取景於臺北街頭的三種交通工具。 第

一種是只能載自己，最多再載一人的機車，是為小乘。坐上了機車，就如開始見

聞讀誦金剛經，雖然速度有限，但畢竟是搭上了車，即搭上了學佛的車。 第二

種交通工具即轎車或計程車，其安全性與方便性，比之機車更高一籌，是為中乘，

搭上了就如對金剛經加以解讀研究，以了悟經中的意涵。 第三種交通工具即捷

運，載運人數眾多，快速、便捷，是為大乘，了悟經中的意涵後，能依法修行，

便能蒙受法益。而大乘之上，尚有「萬法盡通，萬行俱備，一切不離，但離法相，

作無所得」的最上乘。雖然封面圖中，沒有表現出來，但大家都知道臺北的最上

乘交通工具便是高鐵或飛機。  
 
  畫中的三種交通工具，三種造形，寫實而親切，寓意三乘人的修持法，各受

法益，樂在其中。二十一世紀的臺北人，到處都有小中大三乘法味可嘗，到處都

有小中大三乘車可搭，真福報深厚，宜多珍惜。 
 
 
 
 


